
伟大时代的边塞诗
■王天瑞

实在没有料到，我的一位老战友，在国
家一个机关做领导工作，一次，到河南调研
后，驱车来看我，叫我激动得心潮起伏。

老战友相见，无话不聊啊，聊着聊着，不
知怎的就聊到了古代的边塞诗人。 当然，聊
王维，不能不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聊王之涣，不能不聊“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聊岑参，不能不聊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聊王
昌龄，不能不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度阴山”，不能不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

说起边塞诗，我心中翻腾起一个疑团，
便向老战友请教。 我说：“在当代，我国写边
塞诗的人，数谁写得好？ ”老战友说：“你们
河南就有一位写得很好的诗人，叫孟庆武，
他的两部诗集《戈壁草》（作家出版社出版）、
《风雨竹枝常系怀》（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是当代边塞诗的代表作。 ”我忙说：
“孟庆武？ 孟庆武是我们周口人啊！ ”老战友
惊诧了，说：“你认识他？ ”我说：“不但认识，
还很熟悉。 ”老战友说：“你有时间了，可以
读读他的诗。 ”

我当然不敢怠慢。 老战友走后，我立马
找来《戈壁草》《风雨竹枝常系怀》，细细品
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只知道孟庆武是
位诗人，却不知道他的诗在全国有这么重要
的地位、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啊！

《戈壁草》《风雨竹枝常系怀 》，这两部
书，来源于大漠深处，来源于戈壁滩上，来源
于孟庆武对祖国西北边陲生活的深刻独到

的认识、感受、体悟和吟诵。 2002 年至 2005
年，他受组织委派，奔赴新疆新和县支援边
疆建设。 看，《初到罗布泊》：“鞍上行囊马上
薪，一程笑脸满身尘。 罗泊醉卧仰天笑，到
此古来有几人？ ”在援疆的三年里，他潜藏
心底的诗情不可遏止地爆发出来，幻化成这
两部传奇杰作。

沙漠、岩石、洪荒、风暴、酷热、寒冷、萧
条、寂寞……甚至面对绝境，孟庆武看到的
却仍是生机勃勃，仍是奇异的自然风光。 他
在《胡桐》中说：“黄沙漫漫不生苔，千里孤桐
独自栽。 亘古风霜多寂苦， 空枝待凤盍飞
来。 ”盍，即 Ｈe，“何不”之意。 胡桐，即胡杨

树，有“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
千年不朽”之说。 他在《红柳》中说：“如粟如
缨红柳花，依依疆土守天涯。 秋风几度婆娑
舞，惹得路人交口夸。 ”

孟庆武还热情地为龟兹人跳龟兹舞写

出一首 《龟兹乐舞》， 情趣盎然：“龟兹龟兹
舞，汉唐入乐府。 千年人咏唱，今朝更拙朴。
胡乐不曾识， 长笛短箫鼓……豪放西北风，
婉约如吴楚……巴郎酒一杯，唱绿天涯柳。”
当你读着这首古风，分享着这种独特的边民
生活，能想象不到热情好客、豪爽奔放、能歌
善舞的阿凡提、库尔班吗？ 能想象不到边民
们的幸福、美满和欢乐吗？

孟庆武风尘仆仆地奔波在西北边疆，不
是游山玩水的。 从诸多诗篇中可以看出，他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援疆干部、县级领导肩
负的重要责任和他的公仆情怀以及与边民

心连心的干群关系。他在《查墒》中说：“起早
查墒去，一脚入春泥。 ”他在《三界店》中说：
“日暮车停三界店，偕翁相坐话衷肠。 ”他在
《夜查灾情》中说：“长风怒号五更醒，心系山
村茅草棚。 不待平明入险谷，细查灾后牧民
情。 ”他在《柴门问道》中说：“每探柴门空自
语，春风何日度阳关？ ”

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在
改革开放的凯歌声中，边地人民雄赳赳气昂
昂地奋然前行， 边地当然也发生了沧桑巨
变。看，《起早赴轮台》：“斗转星移月落西，长
风拂柳马蹄急。 轮台处处风光好，大漠扬鞭
正此时。”看，《过塔里木河》：“不待东风过玉
门，塔河南北早来春。固沙压碱滩生草，退牧
还林地长金……平芜林海泛新绿，碧水蓝天
洗更亲。 ”哈，这个“亲”字用得何其精美奇
妙，价值千金啊！

当然， 只有在这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诗人孟庆武才能写出这精美奇妙的边塞诗。

孟庆武是个低调的人，是个不爱张扬的
人。 写诗也像他工作一样，平时只知埋头苦
干，从不愿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成绩。 有
知名评论家要对他的诗词进行评论，有热心
人要为他的诗词召开研讨会，都被他虔诚谢
绝了。 他经常告诫自己，文学的殿堂威严而
神圣，而自己还未入楼台，实在不值得张扬
啊。怪不得，即使是他身边的同事朋友，也不
知道他的诗作真正的文学价值。

孟庆武原在农学院毕业，不是学文学出
身，更不是专业诗人，读诗写诗只是发自内
心的乐趣和爱好。 他大多是在下班后、星期
天、节假日抓紧点滴时间读诗写诗，对诗词
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 业余时间里，人
家喝酒、打麻将，他就读诗写诗。他之所以能
在诗词创作道路上大步前行，完全是业余时
间刻苦自学的收获。

诗词创作，就像运动员登山一样，诗人
必须有远大目标、坚定意志，并不停地攀登、
攀登，才能登临高峰，才能领略到“山高我为
峰”“一览众山小”的美好风光。

桂花树

■苑华云

清晨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
推开大门，一股清香扑面而来，沁
人心脾，顿觉神清气爽。这是什么
气味呢？

循着香气寻去，啊，原来是桂
花！ 院子里靠近东屋栽种的桂花
树，浓密的枝叶间，一簇一簇的米
粒般大小的淡黄色花朵依稀可

见，在晨曦中绽放着笑脸，在微风
中散发着清香。

哦，我们的桂花树啊，遭遇了
几多坎坷，还是活下来了，而且还
开花了！

2008 年的春天， 老公从外面
带回来一棵小树苗种在院子里，
说是桂花树，将来开花了，会很香
呢。当时的桂花树，只有六七十公
分高，孱弱的身躯，稀疏的枝叶。
我问老公：“这么小的树苗， 几时
才能开花呢？ ”老公解释说：“朋友
送的，就别嫌小了。总有一天会长
大的。 ”

第二年的春天， 家里要建新
房， 需要把院子里的树全部清理
掉，桂花树苗也没有了栖身之所。
隔壁叔叔一家人长年不在家，小
树苗就随着我们全家寄居到隔

壁。我们的小树苗啊，来家还不到
一年，还没站稳脚跟，就随我们搬
了家。

新房建好之后， 院子里的空
间实在太小了， 找不到合适的地
方安置那棵桂花树了， 她就被我
们遗弃在隔壁叔叔家的院子里。
时间一长，几乎忘却了。

直到有一天， 我登上平房看
风景，才发现，秋叶凋零之后，我
们的桂花树依然浓绿、 苍翠而又
孤独地挺立在隔壁院子里。

小树有两米多高了吧。 多年
来，她受着大树的覆压，只有在秋
冬之时，大树落了叶，她才能得到
些许清冷的阳光。其间，她又承受
过多少狂风冷雨的打击， 承受过

多少秋霜冬雪的侵袭？
然而，被我们遗忘的桂花树，

还是默默地长起来了。 虽然没有
开花，可毕竟长高了不少啊。

前年的春天，孩子的姑姑说：
“这么好的树种， 长在隔壁院子
里，没人欣赏，也怪可惜的，我把
她移走吧。 ”

于是， 桂花树就被小姑子领
走了。她们家是临街商铺，没有院
子， 就把树栽种在屋后的小街道
边。

我们的桂花树， 从封闭的院
子里走出， 来到人来人往的小镇
上，一下子舒展起来了，长得枝繁
叶茂。 据说，当年秋天就开了花，
引得不少人驻足观赏，啧啧称赞。

“女为悦己者容 ”，我们的桂
花树， 是否也一直在默默地积蓄
力量，等待时机，为欣赏她的人送
去清香呢？

可是好景不长，去年秋天，小
镇要进行改造， 小姑子家也要拆
迁，这棵桂花树刚刚找到归宿，落
地生根仅一年，又要迁徙了。

公公找来切割机， 在靠近东
屋的地方切开一块两尺见方的水

泥地，让桂花树安了家。
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 我

们生怕受了这么多折腾的桂花树

活不了， 经常给她浇浇水、 施施
肥。 我们的桂花树， 虽然一度憔
悴，落下不少枯叶，最终还是活下
来了，居然又开花了呢！ 也许，那
新发的嫩芽就是她胜利的旗帜 ，
那绽放的花朵就是她灿烂的笑

脸， 那四溢的清香就是她庄严的
宣誓吧。

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 我们
的桂花树还会经历几次迁徙，还
要经历几多坎坷……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 但愿我
们的桂花树能和颠沛流离的日子

说再见， 从此安安静静地和我们
守在一起， 一起欣赏每一次月圆
月缺，一起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愿那轮朗月留在我的诗行

■王雪奇

深夜一个人在他乡

独自坐在小楼的阳台上

望着天空那轮朗月

仿佛看到了故乡

它给了我无限的想象

而今 奶奶院子里那棵枣树

已不知去向

我仍记着她摇着蒲扇

坐在枣树下小木墩上

给我讲月宫里有个吴刚

那棵桂花树好可怜

千斫万斫它依然生长百丈

多少个银色的夜晚

奶奶的故事就定格在

那棵挺拔的桂花树上

真的担心吴刚

采用现代科技把此树伐倒

真的不想把这个故事改变

只因佩服此树的顽强

能给我树立不屈不挠的形象

今晚我再次把脑袋瓜

歪在肩上遥望月亮

仍多情地担心嫦娥奔月

看不到那棵高大的树标

万一迷失了方向

美丽的传说变了版本

这多么让人失望

当代的科学家曾说

广寒宫那个地方没有一滴水

那是航天技术的飞跃

让人再次认识月宫的模样

它并不影响文学的这块土壤

我用怜悯之心在想

那棵桂花树以后还有没有

生存的一点希望

假如真的那样

愿那轮朗月留在我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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